
小时候生活在农村，课外读物相
对匮乏，每次有机会跟着父亲去乡供
销社时，一进门便奔向摆放着连环画
的柜台，看着花花绿绿的连环画，流连
忘返，直到父亲买完了必需品，喊我
走，却恋恋不舍。父亲牵着我的手向
外走，我磨磨蹭蹭往后扯着身子，央求
父亲给我买一本连环画。父亲迟疑了
一会儿，从贴身口袋里摸出两毛钱递
给我，我接过钱，兴高采烈地折回去买
了一本《三打白骨精》。

回去的路上，坐在自行车后座，
迫不及待地翻阅着散发着特别香味
的连环画，精美的图画和精彩的故
事，让我看得入迷，在乡间疙疙瘩瘩
的土路上，几次差掉从自行车后座上
颠下来。

后来到乡初中上学，我每周都会
省下一些生活费，等到周六下午回家
时，拐到乡供销社，去买一本自己心仪
的书。有一次看中了一本书，要一块
二毛钱，我这一周省下的钱却只有六
毛，还差六毛，我脚步沉重，三步两回
头地走出供销社。我担心等到下周那
本书会卖完，第二天下午返校的时候，
我不假思索地拐进供销社，在下周的
生活费里拿出六毛，加本周省下的六
毛，买回来那本心仪的图书。

乡供销社的图书毕竟有限，已经
无法满足我的需求。有位亲戚知道我
喜欢看书，对我说县里的新华书店啥
书都有，那阵子我做梦都在想着县新
华书店的样子：精美的图书一本挨着
一本，一摞压着一摞……

为了攒足够的钱去县新华书店买
书，那半年我每周都会省下三分之二
的生活费。放暑假的第二天，我早饭
都没有顾得吃，一个人骑上自行车直
奔县城。

好不容易找到了新华书店，一
进门，看到满架子排列整齐的图书，
一时有了置身于书海的感觉。这个
在我梦里出现了无数次的新华书店
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图书种类繁
多，应有尽有。我在书架间不停穿
梭，看看这本，摸摸那本，一时不知
道该买哪本。我口袋里只有 16 元，
我合计着书的定价选书，选一本《西
游记》，一本《三国演义》，一本《水浒
传》。担心在看这几本名著的时候有
不认识的字，还特意选了一本新版的

《成语词典》。快中午了，最后剩下两
元多，想着到街上买点东西填填肚
子，又心想着好不容易来一趟县新华
书店，就把那两元多也全部买成了
书。

我把那些书宝贝似的装进书包
里，小心翼翼背在肩上，骑着自行车返
回。出了县城，太阳已经偏西了不少，
早上没有吃饭，中午也没有吃饭，我早
已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再加上天气炎
热，踩车蹬的力气都没有了。

突然看到路边土渠里有流淌的清
水，我随即停下来，一口气把肚子喝了
个滚圆，坐在路边歇息的时候，拿出一
本书随便翻翻，又把脸埋进书里狠狠
吸两口气，书香直入我的肺腑，瞬间，
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那天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擦黑
了，一进屋，我不是先找东西填肚子，
而是掏出书包里的那几本书，翻了又
翻，看了又看，爱不释手。想到这个暑
假有好书读了，满心欢喜。

后来陆陆续续又去县新华书店买
过无数次的书，但第一次的买书经历
至今记忆犹新，每每回想起来，那种幸
福甜蜜的感觉瞬间就会填满我的胸
膛。

寒意起。厨房里，父亲坐在灶前
的小板凳上，从身后抓起一把柴草，
塞进灶膛，划根火柴点燃，火苗升起，
噼里啪啦，顷刻间充盈灶膛。铁锅热
了，母亲倒油入锅，滋滋声响。刚摘
的时蔬，鲜嫩青绿，母亲随手抓起，撒
入锅中。稍后，青烟升起，锅铲铲动，
火大温高，就那么几分钟，时蔬熟
了。盛入碗中，端上桌来，时蔬色泽
青润，香脆爽口，暖意从身上发出，溢
满农家小院。

柴火灶，柴草暖，农家菜肴分外
香。这是乡村人家常见的画面。柴草，
是乡村常见的小树、杂草等。虽不起
眼，在过去却是农家必不可少的燃料，
甚至与粮食一般珍贵。一年四季，家家
户户的房前屋后，都有一个或几个大大
小小的柴草垛。那是乡亲们利用农闲
时收集的。在田间地头，在林间小道
边，乡亲们用镰刀收集起来，在太阳底
下晒上几天就可作柴火烧饭了。

在田间的小路上，田埂上，小山
坡上，柴草低调地生长。春风一吹，
春雨一洒，柴草活泼地钻出地面。嫩
黄色的芽在阳光下欢快生长。只几
天，绿油油一片片疏散在田埂上、山
坡上、野塘边，满眼都是美好的颜
色。春去，夏来，秋至。深秋了，地里
庄稼收割完了，田埂上、地头间、野塘
边的柴草也黄了。这正是砍柴草的
最好时节，乡亲们拿着镰刀出发了。

年少时，母亲常让我陪她砍柴
草。一个“砍”字，说明它是个力气
活。在田埂上，吸足了养分的柴草格
外茂盛，即使枯黄了，即将枯死了，它
也无所畏惧。母亲砍田埂上面的柴
草，我砍田埂坡上。母亲蹲着身子，
左手抓起一把柴草，右手握紧镰刀用
力砍去，刷刷声中，田埂如人被理了
头发一样，变得光秃秃的。砍好的柴
草，母亲随手扎成草把，摆放在满是
稻茬的干涸的稻田里。

我往往坚持不了多久，甚至还影

响母亲砍柴草的速度。田埂坡上的
柴草长得稀疏，理应容易砍一些。然
而，我砍着砍着发现躲在柴草中成熟
的野山楂果，会异常兴奋地摘下来，
送到母亲那儿一起分享；有时，我不
小心手指会被隐藏在柴草中的野玫
瑰刺扎流血了，母亲停下来给我包
扎；偶尔，那些细小的杂树枝上，有拳
头大小的野蜂窝，我不得不停下来，
让母亲过来帮我处理……

后来我才明白，母亲不是真的要
我砍多少柴草，而是让我从中感受劳
动的艰辛，生活的不易，这是种朴素
的教育观，也是种别样的关怀与温
暖。数天的风吹日晒，摆放在稻田里
的柴草干枯了，成为最好的做饭燃
料，要把它们运回家中。我把柴草收
集起来堆在一起，母亲用稻草绳扎成
捆，拿冲担挑回家。我挑轻点的走在
前面，母亲挑重的走在后面——她担
心我挑不动，她担心我不小心摔倒。

挑回的柴草要堆成垛。父亲选
择排水顺畅的高地，平整成长方形或
圆形，垫些稻草，开始码垛。垛一人
多高时，柴草要用冲担扎着举上去。
父亲在垛上接，我与母亲各拿一根冲
担扎捆柴草一起用力向上举。一捆，
一捆，又一捆，当柴草垛码得越来越
高时，我们的头顶、身上、脚下，到处
都是柴草的细枝枯叶，就算是戴着草
帽也无济于事。不过，看着高高的柴
草垛，人累了，心却乐了。

寒冬至。我家那间小小的厨房
里，母亲操持着一家人的一日三餐。
柴草在土灶里燃起，母亲站在灶前挥
动锅铲在铁锅里翻炒，发出一阵噼里
啪啦的声响，父亲在灶门向灶膛里添
加柴草。房里热气腾腾，饭菜香味弥
漫，母亲叫着我的小名，眯着眼笑着，
嘱咐我把手洗干净准备吃饭。那是
寻常农家最寻常的日子，是世间最温
馨的画面。亲爱的柴草，暖胃，暖心，
暖了人间。

柴 草 暖
甘武进

尘世写真

金秋十月的稻田
宛如一片金色的彩带，
在江南大地上铺展；
那悠悠的白云
裹着彩霞在蓝天上飞过；
那鲜艳的红旗飘荡
在尽染的枫林中涌托。

时代的召唤，
阳光的哺育，
换来了我们神圣的工作。
为了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

“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我们夜以继日地进行着
疫情的监控与探测，
常年奔赴在
乡村的沟渠和田畔
查病灭螺！

在那“千村霹雳”
“万户萧疏”的年月，
血防业界的前辈们
在广袤的原野上
耕耘不辍！

在繁昌肥沃的水乡
还有那偏远的角落，
都有我们血防工作者的
足迹踏过。

十多年前乡村的热土，
终于等来了农田水利
灭螺的规划、整治
和达标竣工的验收。
原是荒岗的地带，
隆隆的机声喧闹，
顿时有了欢乐！

从那时起，我们已
作出了人生的抉择，
我们的队员来到了山坳。
大地的音符在跳动；
青春的激情在燃烧；
偏远的山村沸腾了，
信心替代了生活。

夏夜蝉的嘶鸣，
冬天鸟的穿梭，
仿佛是血防工作的赞歌。
每当踏入乡村的时候，
我们总是守着那座山的
月落和日出，
用纤弱的臂膀
扛起了岁月的打磨。

我们对事业的忠贞不渝，
始终将一种夙愿链接，
这是时代的嘱托！
为了人民身心的健康，

我们已暗暗承诺。

白天我们走在
乡间的田野上
观察花草的婀娜；
夜晚的灯光下
一种血防工作的
神秘被探索！

与村民们交谈
我们总是乐不思蜀；
在与自然的搏斗中，
我们充满着坚定的信念
一定能战胜病魔！

寒暑与我们相伴；
星光为我们闪烁；
汗水与泥浆将我们涂抹，
憨厚的村民们
也不知道我们是
那样的执着！

多少次艰苦的工作，
就有多少次辛酸流过；
多少次风雨轮回，
就有多少次传说。

面对人生的坎坷，
温馨已无法留住；
用一份恬静的温婉，
在奋斗中拼搏。

乡村振兴的助力，
无悔芳华的蹉跎 ；
循环着人间的大爱，
一切为了华夏的民族！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
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愿望：
将瘟神葬身于坟墓！
让生命的阳光洒满人间，
让神话粘贴幸福！

啊！村前的那条河，
我们的热血
从这儿流过；
啊！两岸的
春风荡漾，
爱唱的还是那首歌！

杨柳敲打着
春天的节拍，
那优美的旋律
唱响了《我的祖国》！
让我们的血防工作，
伴随着前进的步伐，
奋力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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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那条河
徐水金

诗路花语

至爱真情

指尖上的爱
吴 琳

下放知青的“愿望”
伍先华

1977年初，我高中刚毕业，父亲就
及时帮我报名下放农村插队落户。一
是为了早下放能早上调；其二也为了
减轻家里经济负担。公社“知青办”很
快为我办好了下放手续，将我的户口
由非农户口转到生产队为农业人口。
我的名字在我家“户口簿”“居民粮油
供应证”中随即注销。我拿着公社发
放的300元的落户费，步行十多千米到
南陵县城买了一根篇担、两只稻箩，还
有箬帽、雨衣和一些农具，为参加农业
生产做好准备。

4 月 6 日一大早，生产队的杨队
长和李队长就来到我家，接我到生产
队去了。没有红花、没有炮竹，也不
算灰溜溜的。响应毛主席号召“知识
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
育”也算是光荣的事。这之前父亲工
作的单位也给我赠送了饭盒、面盆等
几样日用品。两个哥哥，一个送鞋一
个送袜，也算是对我的安慰。步行两
千米我来到生产队，与全体社员见了
面，说了些谦虚的客气话。从社员们
的表情和语言中感受到，他们对我的
到来是持欢迎态度的。那时整个生
产队连一个初中生都没有，我一个

“空壳”高中生也算是知识分子了，生
产队正需要一个会打算盘、会记账的

“人才”。但不会农活的我，自然也给

他们增添了负担。
4 月初的天气，乍暖还寒。农村

的春耕生产刚刚开始，大家都开始在
农田里忙碌。车水、犁田、斩田，人人
有活干。按照队长分工，我脱掉解放
鞋卷起裤脚，赤脚拿着锄头跟着大家
到刚犁过的水田里学习斩田。当我
一双白嫩的赤脚踩入水田时，冰冷刺
骨，差点让我叫起来。但我还是淡定
地面带微笑，开始田间劳动。在队长
的指导下，我学着大家的动作，将犁
过的大块泥土用锄头斩碎，这是我第
一天的农活。从这天开始，我就成为
一位名副其实的农民“老二哥”了，这
是我人生命运的第一个转折点。

在农村，由于我身体单薄，做重
体力活有些吃力，工分较低。但栽
秧、打稻、用牛、车水这些农活，我都
学得快能做好，最大的弱项就是挑担
子。在水利工地上挑土方，是我最痛
苦的经历。以致今天，始终不忘曾经

想做一位“卖香烟的人”。
1977年的冬天，本县在新淮乡开

挖一条“东山河”，需要大量民工挖河
挑土筑埂。受县、公社的调派，我挑
着夹篮、被子和咸菜罐跟着水利民工
队伍，步行十多千米到东山河工地劳
动。地铺打在空旷的“队屋”里，取稻
草垫被，以土坯枕头。每天清晨起
来，掀开咸菜罐吞下两大碗米饭，便
开始了挖河挑土的劳动。大家挑着
夹篮排队装土，装土的老农看我瘦
弱，总是给我少装一点，但挑担爬坡
的活真让我吃不消。从小缺少磨练
的肩膀支撑着扁担，由右肩推向左
肩，又由左肩推到右肩，最后落在中
间，并用双手两边托着……不几天，
整个肩膀是皮破肉肿，中间鼓起了
包，疼痛难熬。但只能“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继续挑。

这天，我挑着泥土艰难上坡时，
不远处传来一声声“卖烟喽……”的

叫卖声，熟悉的声音！卖烟人是我小
学的同桌，比我大几岁，初中辍学下
放，上调在公社广播站工作。他在工
地上放高音喇叭，空闲时手提竹篮装
上火柴和“丰收”“铁桥”“腰鼓”等廉
价香烟来回叫卖。两位是同学，一个
是颤抖双腿步履艰难，另一人是上蹭
下跳步如流星；一个是一步一哼喘粗
气，另一位叫着“卖烟……”如唱戏。
那时那刻，我是多么羡慕、多么想也
去卖香烟……在夜晚的梦中，我真的
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以致清晨被身边
的老农推醒时还面含微笑。

后来的岁月，初次招考我幸运入
学，毕业回到县城工作、生活，虽然环
境多次变更，但我仍然始终不忘曾经
想去卖香烟的经历。我把“踏实工
作，老实做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常
把自己重新“放回”到“卖烟人”下面。

在机关工作 40 年，爱岗敬业，虽
与有些人相比，自己工作累、待遇差
点，但总能给自己找到心理平衡。不
攀比、不忧怨、不懈怠，振作精神，多
做工作，把平凡的工作做到精致、专
业。工作虽然平凡、清苦，但我总感
到满足和快乐，庆幸自己这一生赶上
好时代，遇到好机会，跳出“农门”，分
配到机关工作。不然，我还在想做一
位“卖香烟的人”。

商品房预售许可公告
（第390号）

芜湖市瑞之地地产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
桃园·翡翠天境10号楼，经审查，该公司建设手
续完备，符合预售条件，且该公司的预售方案
符合规定，我局决定批准该楼房预售，批准预
售面积共 8299.94 平方米，《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号繁房预售证第2022017 号。购买时，请查
验该证。

特此公告
芜湖市繁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11月16日
附：桃园·翡翠天境10号楼预售方案
预售时间：2022年11月21日；

预售地点：繁昌区峨山镇凤形村，售楼部
销售电话：0553-7918888；

预售均价：住宅10063.70元/㎡，商业/元/
㎡；

预售住宅：70套，商业/间；
交房时间：2024年4月30日；
该楼房所在地块土地性质：国有出让，是

否抵押：是，抵押权人意见：同意预售；
土地使用权证：皖（2021）繁昌区不动产权

第0102685号；
土地使用终止日期：住宅2091年5月9日，

商业/年/月/日。

购书记
尚庆海

心香一瓣

·430·水乡 樊阳
文艺
副刊

从前，人们穿的毛衣大多都是手
工织的。每每看到有年轻姑娘给恋人
织毛衣，别人都会笑称：“你织的这可
是温暖牌毛衣。”对我而言，我的温暖
牌毛衣出自母亲之手，从小到大，母亲
几乎承包了我春秋冬所有的毛衣。

从不曾忘记，在多少个静默温柔
的夜里，当我从梦中醒来，都能看到母
亲不知疲倦地坐在床边，低着头，端举
着一堆针针线线，双手不停地来回穿
梭耕耘。昏黄的台灯下，我看到她的
侧脸，认真而专注，她温和的目光倾泻
在毛衣上，如和煦的春光，将它们映照
得温暖而又柔软。

那个年代，父母都是工薪阶层，收
入微薄，勉强维持一个家庭的生计。
勤劳的母亲，生怕一家人穿得不暖和，
便苦心向别人学习织毛衣，从一开始
的不熟练，到后来能穿针飞线，织得灵
活敏捷。她的目光总是长时间停留别

处，但手中的运作速度却丝毫不减，每
一个针头都能恰到好处地戳中该去的
地方，一圈又一圈，不停循环，毛衣的
长度在她手中逐渐增加，从一道边，变
成半个身子，或者从袖洞处很快钻出
来一个袖子。聪慧的母亲，通过自己
的勤学苦练，逐渐成为了一个织毛衣
的高手。

细细想来，那时候家中虽然没有
能力买昂贵的毛线，但即便用最普通
的线，母亲也把毛衣织得极其用心。
她总是巧妙地利用配色和针法，织出
不同款式、不同花样的漂亮毛衣，有高

领、圆领、鸡心领；有开衫、套头、连帽；
还有细针、粗针、棒针……母亲的巧
手，让年少爱美的我，在曾经物质贫乏
的时代里，活得丰润又富足。

在长大的过程中，我的毛衣逐渐
变短，为了节约毛线，母亲总会不厌
其烦地把毛衣拆掉，洗净晾干，然后
加入其他颜色的线，重新织出一件好
看的新毛衣。那时，我最乐意配合母
亲做的事，便是同她一起拆毛衣，我
乐此不疲地在这端拆着线，母亲在那
头笑眯眯地绕着线，我总是淘气地走
得远远的，将中间这根线的距离拉得

越来越长，但母亲总能追随着我把线
绕上，她说，不管你离我多远，不管我
们中间这根线有多长，我都在这头等
着你。

母亲因长期织毛衣，患上了肩周
炎。即便后来商场里的毛衣已经琳琅
满目，我买的毛衣都已穿不过来，母亲
偶尔还会悄悄织一件送过来，她说外
面买的毛衣再漂亮，哪有自己织的暖
和。

时光荏苒，转眼我已至不惑之年，
母亲也早已两鬓霜白，年迈的她再也
织不动毛衣。她近些年为我织的毛衣，
我都整齐地叠放在衣橱里，它们朴实无
华，比我买的任何一件毛衣都温暖漂
亮。看到它们，我便想起儿时和母亲一
起拆毛衣的时光。原来，我便是在那时
光里不停翻新的毛衣，无论我去到哪
里，变成什么样，我的线头始终紧紧地
攒在母亲手里，永远不会松开。

遗失声明
●张秀英遗失34022219481110664911号残疾人证，声

明作废。
●徐小宏遗失34022219710409292362号残疾人证，声

明作废。
●朱小霁遗失34022219760215264242号残疾人证，声

明作废。
●徐文能遗失34022219600914231843号残疾人证，声

明作废。
●傅多美遗失34022219650829004044号残疾人证，声

明作废。
●张明胜遗失34022219640916101643号残疾人证，声

明作废。
●芜湖培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遗失“芜湖培强再生资

源有限公司”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芜湖培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遗失“芜湖培强再生资

源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朱雅婷遗失L340702986号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